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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人民广场对于我来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1975年，我就读于人民广场

小学，学校距离人民广场500余米。如今，人民广场小学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作为这所学

校的毕业生，始终把人民广场视为童年记忆的集中地。得知广场时隔22年对市民重新开

放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亲近它，重温童年的美好时光。

循着交警指引的方向，从地铁站穿过地下道，走进人民广场。27.5米高的纪念碑矗立在

眼前，它像是阔别多年的老友，身姿依然挺拔，面对它重拾旧忆，倍感亲切！我们更习惯于把

这座纪念碑称为苏军纪念塔。建造此塔，是为了纪念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

红军后贝加尔湖方面军的飞行员。塔身呈方形锥体，底部东西两面刻有卷云浮雕，其间镶嵌铸

铁苏式轰炸机侧视模型。该塔采用花岗岩大小方石条，分为六个层次建造。

记忆中，有一位小学同学，他家就住在人民广场小学旁。小小的四合院里，放置着石桌、石凳

和用石头凿成的鱼缸，院子的地面都是由条石铺就。这位同学的爷爷和家族长辈都是石匠，祖传

的手艺远近驰名。当时，这位殷老爷爷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人民广场的纪念塔他曾参与建造，塔

身的石头都是由中国工匠亲手垒砌而成，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建成了此塔，于1945年11月7日

落成揭幕。

纪念塔四周，黑松和云杉坚韧挺拔，槐树和丁香陶然自得，五彩凤仙和紫玉簪欣然开放。那些四

季海棠火红娇艳，仿佛是记忆天空里的笑脸，在争相绽放。原本用铁艺和长条松木组成的长椅变换了

材质，长椅间出现了许多对镜浅笑的人，各自摆出悠然的姿态，举着手机，将这鸟语花香与美丽容颜一

同收纳在时光的记录之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有很多晨练的人，还记得在我家暂住半年的小叔

每天都要来广场打拳，一套完整的动作下来，也要十几分钟，虽然一直不知道他练的是什么拳法，但觉

得他真是了不起。那时，他常常给我讲小说里的武侠故事，以至于他要离开长春时，我跟父母请求，要

随小叔回辽宁老家练武去。这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如今已成为会心一笑的趣事。

在广场里漫步，耳畔似乎又响起了儿时伙伴的欢声笑语。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学校施行上下午

班学制，写完作业，一有空闲时间，同学们就奔向人民广场。家、学校和广场的距离加起来不过千米，宽

阔的环形广场自然是我们游戏、奔跑的广阔天地。我们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电报、电话”，具体的游戏规

则记不清了，大概是有人躲藏，其他人来寻找这样的情形。这个游戏之所以受到同学们的喜爱，主要原

因在于参与的人多、规则不复杂，还有点儿小悬念。

除了热闹的集体活动，也有令自己享受的独处时光。在广场看一些大哥哥画画是我记忆犹新的场

景，画画的人和被画的人往往都集中在纪念塔下的环形石台上。纪念塔由塔身、塔座和塔基三个部分

组成。环形塔座处分布着多处石台，可供人们拉琴、绘画、下棋或者聊天。

当年，常常是看完最后一个画画的人背着军绿色画夹离开，我才跑回家。在绘画的人中，有画速

写的，因为流连于广场上的人有动、有静，呈现出千姿百态。在这里，画者可以撷取到最鲜活的动作和

表情细节。也有专注于画素描的，刻画老人静默、苍老的面孔是一种对笔法的考验；而对儿童多动的

神情捕捉，又是一项需要磨炼的技能。广场上绘画的人多，观众也络绎不绝，观者见多识广，眼光挑

剔，颇有一番鉴赏力。因此，绘画的人若没有点儿真功夫，实在难以顶得住看客的品头论足。我最爱

观摩的就是张氏兄弟的素描，除了恶劣天气之外，他俩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到纪念塔下画素描。时间

久了，熟悉的人主动充当模特，请他们哥俩画人物肖像。据说，在恢复高考制度后，两人先后考入了

吉林艺术学院美术系，哥哥毕业后，被分配到吉林电视台做美工。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广场上的美术青年对我进行了最早的艺术启蒙。

长春这座城市四季分明，人民广场作为城市地标，随着季节流转，展现出不同的风貌。在冬

季，松针披覆新雪，一簇簇、一团团，如玉脂般洁白。1988年，大学三年级寒假期间，我携远道而

来的邵同学，来到人民广场。在苏军纪念塔下，为他留影一张。雪霁之后，天空湛蓝，蓝天和冰

雪交相呼应的美景令他屏息驻足。作为一名宁波人，他初识这一派北国风光，不禁赞叹道：

“这里真是一处纯净之地。”

30多年前，我在长春电视台工作时，曾经拍摄过一部纪录片《长大了的城市》。片中记录了

人民广场的相关内容。资料表明：人民广场始建于1933年，正处于日伪时期，最初命名为“大同

广场”。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苏联红军进驻长春，广场更名为“斯大林广场”，并在广场

中央修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1948年，正式定名为“人民广场”，沿用至今。

寒来暑往，年代更迭。当年，人民广场作为一座城市的中心，辐射出多条主干街

路；如今，这些街路也在不断地向远方延展，城市在不断地长大。随着光阴流转，童年

对于人民广场的记忆也会存在时间滤镜的叠加；然而，能够沉淀下来的，是愈发醇

厚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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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文庙始建于1736年，是东北地区规

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孔庙，被誉

为东北文脉之源。这座坐落于吉林市的文

庙，既是东北极具分量的文化地标，也是江城

热门的文旅打卡地。清风徐来，我再一次走

进了吉林文庙。

伫立在安放着孔子行教雕像的广场，明

黄色琉璃瓦、朱红色院墙相映，整座文庙古

朴庄重，尽收眼底。穿过字迹斑驳的下马石

碑，自东辕门缓步而入，周遭清幽静谧的氛

围，让这座位列“中国四大孔庙”的古建更显

肃穆端庄。

文庙占地1.6万余平方米，为规整的三

进院落。院落最南端，是长40米、高5米的金

顶红照壁，自南向北依次排布着状元桥、泮

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殿及东西配

庑。东西辕门之上，悬挂着建庙时吉林提学

使题写的“德配天地”“道贯古今”匾额，字体

沉稳圆融，令人心生敬畏。它没有曲阜孔庙

的宏大规模，没有南京夫子庙的市井热闹，亦

不及北京孔庙古迹繁多，桥下泮池看似小巧

寻常。但这座扎根东北大地、存续不足300

年的地方文庙，却在古代孔庙营建史上，书写

了独属于关外的建筑奇迹。

回溯历史，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近百年

间，将关外视作满族龙兴之地，长期实行封

禁政策，对留守故土的八旗子弟秉持重武抑

文的治理理念，意在保留满族尚武本源。直

至乾隆年间，天下日趋安定，以儒家思想治

国成为时代大势。清廷遂选址吉林乌拉，也

就是如今的吉林市——彼时是统辖松花江、

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的战略要地，由乾隆

皇帝御批，营建东北首座孔庙——吉林文

庙。历时六载工程告竣，这座文脉殿堂自此

矗立白山松水之间。吉林文庙的兴建，彰显

了清代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接纳与认同，更是

中原汉文化与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共生

的鲜活见证。

整座文庙沿用清代宫廷建筑形制与营造

工艺，主体殿宇、照壁、围墙皆覆黄色琉璃瓦，

规制极高。大成殿殿脊雕刻九龙九凤高浮

雕，屋脊两端龙形鸱吻凌空翘立，双层飞檐舒

展飞扬，九踩斗拱钩心精巧，月台石阶镌刻灵

动云龙纹样，一梁一瓦、一雕一刻，皆彰显皇

家礼制的尊贵等级。

文庙落成之后，吉林大地崇文办学之风

蔚然兴起，儒家文脉在白山松水间绵延传

扬。清嘉庆年间，吉林首个文教机构——白

山书院设立，传道授业、研经习文，为满汉学

子求学修身、入仕成才开辟了新路，极大推动

了地域民族融合与文化繁荣。1907年，吉林

文庙异地迁址、拓建重修，让中原文脉在关东

沃土深深扎根、生生不息。

如今，状元桥的栏杆上，层层叠叠的祈

福红丝带迎风摇曳、明艳动人。“走过状元

桥，便是状元郎”，古老的桥梁之上，依旧承

载着世人对前程似锦、学业有成的美好期

许。四柱三楹的棂星门由花岗岩砌成，新旧

石料榫卯紧扣，纹理交错间，清晰可见历代

修葺的痕迹。抬眼凝望乾隆御笔题写的“棂

星门”三字，不禁感慨这片土地与古韵文脉

的深情相拥。

三进院落的崇圣殿前，摄影爱好者驻足

取景，红墙黄瓦、飞檐斗拱错落相映，远近景

致相得益彰。悬挂“白山书院”匾额的东配庑

内，民俗图片展静静开展，诉说着江城的人文

底蕴。大成门前，零星游人执锤叩钟，以“一

锤定音”的美好寓意，祈福顺遂安康。

徜徉在吉林文庙，松柏常青、殿堂巍峨，

一代代学子从这里起步……每次走进吉林文

庙，触摸这里的文化和历史，就愈发敬爱这片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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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34如同一条五彩的缎带，蜿蜒于吉林东部的青山绿水间。

而光东村，便是这条缎带上一颗温润莹泽的明珠。我何其幸运，

每日踏着国道上的晨光奔赴工作岗位，车轮碾过柏油路面的轻

响，与路边清脆的鸟鸣、村庄袅袅升起的炊烟交织，奏响一曲美妙

晨曲。

我就在风景如画的光东村工作，该如何以一名“光东人”的视

角，既不刻意疏离也不流于俗套地展现这片土地的魅力？思来想

去，不如就落笔于光东村的烟火日常与四季流转，让那些藏在田

垄间、村庄里的故事，随季节更迭自然铺展。

春到光东，最先唤醒大地的是G334两旁的金达莱花。料峭春

风中，那一抹抹艳红冲破寒意，像百米赛跑中率先撞线的勇者。

紧接着，杏花的粉、桃花的艳、李花的洁、梨花的白次第登场，赶趟

儿似的竞相斗艳，将国道装点成一条绚烂的花廊。田埂上的残雪

还未完全消融，稻田里已悄悄蓄满了春水，明镜般的水面倒映着

蓝天白云，不消几日，便生出无数嫩绿的秧苗，星星点点地点缀在

水面上，像谁丢进稻田里的一把碎玉。

晨光里，种粮大户林叔站在大型插秧机旁，正有条不紊地指

挥着工人作业。他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衫，胶鞋和裤腿上沾

满了带露的新泥，常年劳作让他的脸庞被阳光晒得黝黑，笑容却

淳朴明亮。“今年我要继续扩大‘蟹稻共养’面积！”林叔笑着和摇

下车窗的我打招呼，语气里满是期待：“现在，国道边的游客越来

越多，咱得种出最优质的米，为咱们光东增光！”他的热情与喜悦

极具感染力，让春日的晨光都多了几分暖意。远处，“把家园建设

得更加美丽，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的稻田标语醒目鲜

亮。广袤无垠的稻田里，大型作业机械往来穿梭，与种

粮大户们忙碌的身影交织，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

耕图景，也播下了一年的希望。

光东村的夏季，是被绿意与欢笑声填满的。作为

北纬42度黄金水稻种植带的核心区域，这里的稻田一

望无际，青绿的秧苗在风中舒展腰肢，翻涌着层层碧

浪。此时的光东村，既是朝鲜族特色风情的展示窗，也

是游客们的避暑天堂。坐上稻田低空五彩缆车，仿佛

在云端漫步，脚下一畦畦娇嫩可人的秧苗随风轻舞，清

香扑鼻；“稻田音乐节”随着稻子的生长不断升级，悠扬

的旋律与蛙鸣蝉噪相融，奏响夏日的欢歌；富有时代感

的绿皮火车咖啡屋里，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纷纷打卡，品

一杯咖啡，赏窗外稻浪，惬意万分。

稻田螃蟹乐园里，老师带领着一群研学的孩子们捉

鱼捞蟹，稚嫩的笑声洒满田间，捡拾着最纯粹的野趣；亲

子农场里，泥土的芬芳与植物的呼吸交织，家长与孩子携

手采摘新鲜的蔬果，体验劳作的快乐，成为亲子协作最温

暖的时光。游客熙熙攘攘，往来不绝，村里的烟火气也愈发

浓郁：金阿妈家的手工大酱，酱香醇厚，成了游客争相购买

的特产；田大姐家院里的有机蔬菜，带着晨露的清新，成了民

宿客人餐桌上的新宠，摘几枚小辣椒，薅一把生菜、小白菜，蘸

上农家大酱，咬一口，满口都是自然的鲜美；王叔家的土鸡蛋更

是供不应求，往往蛋还没生出来，订金就已经交上了。“以前是有

东西卖不出去，现在是东西不够卖！”王叔笑着打趣，眼角的皱纹

里盛满了满足。

秋日的光东村，是被大自然调成的暖色调。天空湛蓝如洗，

天高云淡，秋高气爽，仿佛是绘画大师精心调色后晕染而成，一尘

不染，蓝得诱人，白得纯粹。稻子在阳光的滋养下，一天天由绿变

黄，从浅黄到深黄，再到金黄，每天的颜色都略有不同，像是大自

然在悄然变换着画布的底色。站在国道旁眺望，万亩稻田金黄一

片，风吹稻浪翻滚，沉甸甸的稻穗低垂着头，散发出成熟的香气，

那是丰收的味道，也是光东村人一年辛劳的回报。

村东头的朴姐，总是穿着鲜艳的朝鲜族服饰，敲起长鼓，带着

村里的舞蹈队在村口翩翩起舞，鼓点欢快，舞姿优美，笑迎八方来

客；方叔则会悠闲地双手交叉于胸前，甩起10多米长的象帽飘带，

彩带翻飞如练，引得游客阵阵喝彩。朴姐和方叔都是村里的资深

舞者，常常作为老师，向感兴趣的游客传授长鼓、象帽技艺，一招一

式耐心指导，让朝鲜族的传统文化在欢声笑语中得以传承发扬。

坐上稻田小火车，穿梭于翻滚的稻浪中，两侧金黄的稻穗擦着车身

而过，仿佛置身于美丽的童话世界，让人忘却所有烦恼。收割后的

稻田里，村民们忙着脱粒、晾晒，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家家户户

的屋顶上，都晾晒着金黄的稻谷，与远处的蓝天白云、近处的灰瓦

白墙，构成一幅温馨的秋收画卷。

冬日的光东村，褪去了春夏的绚烂与秋日的金黄，归于宁静与

素雅。国道两旁的树木披上了银装，枝丫上挂满了晶莹的冰挂，在

阳光照射下，折射出五彩的光芒；稻田被白雪覆盖，一片洁白无垠，

像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绒毯，静谧而安详。朝鲜族民居炊烟袅袅，

屋内温暖如春，朝鲜族阿妈们围坐在一起，制作着辣白菜、桔梗等

传统美食，空气中弥漫着酸甜的气息，那是冬日里最温暖的味道。

偶尔有游客冒着严寒而来，只为感受冬日光东村的静谧与纯

粹，体验朝鲜族的冬日民俗。大家围坐在火炕上，吃着热气腾腾的

特色美食，品着香醇的米酒，听着村民们讲述光东村的故事，窗外

皑皑白雪，屋内欢声笑语。孩子们则在雪地里奔跑嬉戏，堆雪人、

打雪仗，清脆的笑声打破了冬日的宁静，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限生

机。而村里的养殖户们，正趁着冬日农闲，精心照料着棚里的家禽

家畜，为来年的生产积蓄力量；种粮大户们则在规划着来年的种植

计划，讨论着新的农业技术，期盼着又一个丰收年。

四季流转，岁月更迭，G334就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载着晨光

与暮色，串起光东村的朝朝暮暮；而光东村的烟火气，恰似这国道

旁最暖的底色，让钢筋水泥的道路也漾起了生活的温度。春有耕

耘的希望在田垄发芽，夏有热闹的欢腾随稻浪起伏，秋有丰收的喜

悦伴炊烟升腾，冬有静谧的温暖藏着火炕酒香。在这里，传统与现

代在稻田间相拥，自然与人文在村庄里共生，村民们以勤劳为笔、

以坚守为墨，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一笔一画书写着属于光东村的

蝶变与成长。

国道的车轮声日日夜夜，而光东村的四季在车轮声中静静轮

回。这里的烟火气，不曾被带走分毫，反而在每一次的日升月落

中，积淀得愈加醇厚。

烟火四季光东村
□魏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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